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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语太湖片区的金总管信仰考
＊

黄新华
（苏州市道教协会，江苏 苏州２１５００６）

摘　要：在隶属于吴语太湖片区的浙江湖州、嘉兴，上海和江苏苏州等地的史志中，多有记载供奉

金总管的祠庙。考金总管的名讳来历可知，其并非一人，而是南宋时自开封迁入苏州的金氏家族几代

人，其中又以供奉金元七总管为主。其总管称谓之由来，并非是因担任总管一职，而是金氏巫师为抬高

身份而冒称总管之后。金总管信仰的流布，是元朝以来在太湖流域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下民间巫师

依附、宣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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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民间信仰构成中，总管信仰如同
城隍、土地一样，不仅分布地域十分辽阔，且不
同地域的总管神也都有所不同。栾保群《中国
神怪大辞典》“总管”条就称：明王鏊《姑苏志》卷
二七记有“总管庙”，即“金元七总管”。又清袁
枚《子不语》卷二二“降庙”条，言粤西有降庙之
说，每村中有总管庙，所塑之像，美丑少壮不同。
《续子不语》卷六“飞钟哑钟妖钟”条，言塞北张
家口亦有总管庙，其中有妖钟，三更外无故自
鸣。［１］从江南苏州到粤西以及塞北张家口，都分
布着总管庙，且往往各有不同。如同文中所言
的粤西地区每村中有总管庙一样，在江南地区，
总管庙也是星罗棋布。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在
《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一书中称，在
苏州府乃至江南三角洲的众多方志中，有着许
多关于“总管”名号的神的记载，“其中大多数都
以‘金’为姓，也被称为‘金总管’”［２］１５。这些供
奉金总管的庙，或称“总管庙”“总管祠”“总管
堂”，或称“随粮王庙”“金家堂”等，广泛分布于
太湖流域的浙江的湖州和嘉兴、上海以及江苏
的苏州等地。
对于金总管信仰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关注

不多，所论也多是根据个别地方志的记载，对金

总管信仰部分神职的单一叙述：如吕威在研究
财神信仰时，对金元七总管如何由水神变为财
神进行了探讨，认为“其转变的中介据猜测与元
代的水运交通的发达有关”［３］。此外还有学者
对金总管在饥荒中冒死赈济灾民，而由漕运官
成为民众供奉的神进行了关注。［４］目前对于金
总管信仰研究最为详尽的当属滨岛敦俊。他在
对明清江南地区总管信仰的研究中发现，江南
三角洲地区的总管信仰以金总管信仰为主，其
在梳理了大量地方史志资料后，基本厘清了金
总管的姓名、信仰的产生时间。［２］１５－２２笔者在吸
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长三
角地区乡镇一级的地方史志资料，将金总管信
仰的区域缩小为以吴语苏沪嘉小片和苕溪小片

为中心的太湖片，并对以金元七总管为主的金
氏家族自开封迁入苏州后几代人的名讳、关系
进行了梳理，认为其总管称谓之由来，并非是因
担任总管一职，而是金氏巫师为抬高身份而冒
称总管之后代。金总管信仰的流布，是元朝以
来在吴语太湖片区域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下

民间巫师依附、宣扬的结果。

金总管庙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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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金总管的信仰区域，滨岛敦俊所说的
苏州及江南三角洲地域，事实上可以进一步缩
小为以吴语苏沪嘉小片和苕溪小片为中心的太

湖片区域。吴语太湖片是根据吴语的发音特点
等划分的一个区域，是吴语区范围最大的一片，
包括江苏南部、上海市及其辖区、浙江省杭嘉湖
一带，其地理位置大部分与地理概念上的太湖
流域重合。① 其中苏沪嘉小片包括江苏省的苏
州全市和南通、无锡部分地区，上海市及其所辖
各县，浙江省的嘉兴市。苕溪小片位于浙江省
西北部，包括湖州市、长兴县（西部边境除外）、
安吉县（西部边境除外）、德清县、余杭县，共五
个县市。［５］在这一区域的地方志中，多有记载供
奉“金总管”的庙宇。
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在《茶香室三钞》中首先

引用徐逢吉《清波小志》的记载，称“流福沟东旧
有金元七总管庙”，并称“今绍兴、杭州多有总管
庙，皆昔守郡者之生祠也，吾邑亦有总管庙几
处，则属之于金昌及其子元七”［６］。流福沟为杭
州古城门清波门外引湖水入城的沟流，对于此
处的总管庙，《楹联丛话全编》“巧对录”卷六称：

杭州清波门外有庙曰“金元七总管”，
有客云：“可对‘唐宋八大家。’”众赏其
工。［７］

俞樾为浙江湖州德清人，其所说的供奉金
昌和金元七的总管庙多见于湖州的地方史志

中。同治《湖州府志》记载：“总管祠在府治北，
织染局旁，明建。”［８］邢澍修，钱大昕、钱大昭等
编纂的《长兴县志》中也有“总管庙在县城东埜
桥，旧为育婴堂址，嘉庆三年，邑人改建今庙。
一在五里桥，乾隆四年建，……一在便民仓”［９］

的记载。同治《南浔镇志》则记载了三处总管
庙：“随粮王庙一在东栅口，明通判张佑创建，俗
称东总管堂，乾隆十一年重建，道光中重修；一
在南栅口，亦张佑建，俗称南总管堂，乾隆中修；
……一在东栅御河桥上，明建，乾隆时火，毁，今
神像移置船场浜留婴堂内。”［１０］１１２同治《双林镇
志》也分别记载了六总管庙、七总管庙和总管堂
三处与金总管相关的庙堂：“六总管庙在成化桥
南，即观音堂基，明嘉靖中建。…… 七总管庙
在东林，创自元季，康熙丁巳重建。……总管堂
在塘支湾。”［１１］在湖州地区，从府到县再到村

镇，都建有总管庙。对此，钟伟今编《湖州风俗
志》中在论及清末民初湖州地区在议决做戏、出
会、修庙、修桥铺路等事项时，往往以庄为单位，
“一般以一个总管庙为中心划分一个庄”。这个
总管庙所供奉的即是金七总管。［２］２９０可见，金总
管在湖州地区不仅信仰极其普遍，且在民众生
活中具有公权力的象征。这种风俗同样存在于
浙江嘉兴地区，在嘉兴的西塘古镇，每年农历的
四月初三至今仍能见到围绕随粮王庙开展的庙

会活动。
在上海的乡镇志中，也多有关于供奉金总

管的庙堂的记载。民国《章练小志》卷三“祠庙
·土谷神祠”条记载：“土谷神祠在二十八都九
图口字圩，俗名金家堂，祀刘猛将锐)金总管灵
佑侯细，洪济侯昌，利济侯元七。”［１２］清陈元模
《淞南志》卷四“寺庙”条则记载：“金家神堂，在
周家塍南，内奉金元六总管、七总管及金宅历代
神像。”［１３］道光《金泽小志》卷二“祠庙”中有“总
管庙在放生桥北，前明建，道光二十年重修”［１４］

的记载。嘉庆《安亭志》卷十四中也有“惠济侯
庙，在真邑祠旁，神俗呼金总管”［１５］的记载。
在金总管家族居住的苏州地区，供奉金总

管的庙堂更是遍及府县乡镇。王鏊《姑苏志》
“总管庙”条就记载了四处总管庙称：“（总管庙）
在苏台乡贞丰里……一在阊门外白莲桥桥西
……一盘门外仙塘桥下，一在常熟县致道观，一
在嘉定县安亭镇。”［１６］这四处总管庙，除一处在
现在的上海嘉定县外，其余三处分布在现在的
昆山市、姑苏区和常熟市。苏州县市一级的地
方志中，几乎也都有关于总管庙的记载。如乾
隆《太湖备考》记载：“利济侯庙在东山金湾，俗
称金七相公，庙初建无考，庭中古柏二株，大可
合抱，殆元时物也。”［１７］王祖畲《太仓州志》在引
用《姑苏志》关于总管堂的名讳来历记载之前
称：“总管堂在州治东，元薛道纯建，俗呼薛家总
管堂。清乾隆四十年里民张懋中募修，今毁。
别有庙在大南门外。”［１８］《乾隆元和县志》称：

０６

① 太湖流域指的是太湖水系的集水区，从行政区划上包
括上海市一个直辖市，杭州市一个副省级城市，镇江市、常州
市、无锡市、苏州市、嘉兴市、湖州市六个地级市。参见高逸
凡、范金民：《区域历史研究中的太湖流域：“江南”还是“浙
西”》，《安徽史学》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６０页。



“总管庙在葑门外匠门塘西。”［１９］《光绪常昭合
志稿》称：“总管庙旧在县治西，宋元祐七年道士
时天佑建，明弘治中改为阴阳学，遂徙于报本道
院之右。……宾汤门外亦有庙。又东乡长亳塘
上总管庙，名长亳庙。”［２０］杨逢春《嘉靖昆山县
志》记载：“总管堂在景德寺东。谨按：总管金姓
名昌，其子名元七，殁皆为神。元至正间阴翊海
运，俱封总管。今子孙尚在，自当祀之，非小民
所宜滥祭也。”［２１］光绪《周庄镇志》也有“总管庙
在镇北天花荡滨金家荡村，同治四年重修，祀总
管金昌，)其祖和，父细，子元七，从子应龙，孙
某某”［２２］的记载。莫旦《吴江志》记载：“总管堂
祀利济侯金元七，在本城城隍庙中。”［２３］对此，
光绪《震泽县志》也有“总管堂祀利济侯金元七，
在本城城隍庙中”的记载，并说“震泽各乡村亦
多有此庙”［２４］。确如《震泽县志》所言，各乡村
亦多有金总管庙，至今在苏州阳澄湖镇新泾村
储家浜、董浜镇西长亳塘畔、娄葑相门塘、娄葑
新苏村１６组花钵窑自然村、张浦镇下北港等地
仍有总管庙的遗迹。

作为群体神称号的金总管

金总管信仰虽然普遍存在于江南地区，但
对于神的名讳，普通信众往往莫衷一是。如苏
州工业园区吴淞江畔的崧泽道院（高垫庙），庙
中供奉的主要神灵当地信众称为“随粮王”，也
称“金总管”，至于“金总管”的姓名，当地有“金
元七”“金元六”“利济侯”“金八”“金十四总管”
“金二十相公”等多种说法。这些称谓，事实上
都有所据。
对于金总管的详细名讳、来历，首见于王鏊

的《姑苏志》。其卷二七称：
神汴人，姓金。初有二十相公，名和，

随驾南渡，侨于吴，殁而为神。其子曰细，
第八，为太尉者，理宗朝尝显灵异，遂封灵
侯。灵之子名昌，第十四，初封总管。
总管之子曰元七总管，元至正间能阴翊海
运。初皆封为总管，再进封昌为洪济侯，元
七为利济侯。［１６］

王鏊的《姑苏志》写于明正德年间，是现存
方志史料中较早出现金总管记载的文献。此后
的方志史料，如莫旦的《吴江志》、王祖畲的《太

仓州志》、金玉相的《太湖备考》等都沿用《姑苏
志》的说法。
对于金总管名讳、来历的记载，还见于章腾

龙的《贞丰拟乘》和姚福均的《铸鼎余闻》等史志
笔记中。《贞丰拟乘》“人物·金二十相公”条记
载：

金二十相公，名和。其初本汴人，随高
宗南渡，居贞丰里，殁而为神。其子名细，
为太尉，理宗朝尝著灵异，封灵佑侯。灵佑
之子名昌，封总管。总管之子名元七，复为
神。元至正间阴翊海运，亦封总管。与昌
之从子名应龙者，同封。再晋封昌为洪济
侯，元七为利济侯，应龙为宁济侯。［２５］

《铸鼎余闻》“利济侯金元七总管”条则称：
神汴人，姓金，初有二十相公者，名和，

随驾南渡，侨于吴，殁而为神。其第八子曰
细，为太尉，理宗朝尝显灵异，封灵侯。
细之第十四子名昌，封总管。昌之子曰元
七，亦封总管，元至正间能阴翊海运，晋封
昌为洪济侯，元七为利济侯，又有顺济侯金
元六总管及金万一太尉，金七四相公，金小
一总管，金显三官人，金九一太尉诸神。［２６］

这两处关于“金总管”的记载，大致与《姑苏
志》的说法相同，所记载的金总管并非一位神
灵，而是自金和（二十相公）—金细（八子、太尉、
灵佑侯）—金昌（十四子、总管、洪济侯）—金元
六（总管、顺济侯）、金元七（总管、利济侯）—金
应龙（从子、宁济侯）的金氏家族几代神灵。所
不同的是，《铸鼎余闻》中多了“顺济侯金元六总
管及金万一太尉，金七四相公，金小一总管，金
显三官人，金九一太尉诸神”；《贞丰拟乘》中则
还提到了“昌之从子名应龙”。
对于金应龙是否为自金和而下的“金总管”

之一，滨岛敦俊根据《至正昆山郡志》“金应龙”
条记载的都“与漕运、总管无关”，认为他不是
“金总管”之一。《至正昆山郡志》记载：

其先居府城草桥，今居郡之氵甲川乡。
高祖#以英伟刚烈，殁而为神，世显灵异，
庙食甚盛。至应龙灵迹尤著，书降附托，死
生祸福，昭答如响。自浙江被于淮甸，家奉
户祀，庙貌像设，无处无之。近代神灵，鲜
有其比。［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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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桥在苏州古城区，氵甲川乡则在上海淞南
镇。《至正昆山郡志》这条关于“金应龙”的记载
初看与自金和而下的“金总管”谱系无关，但记
载中出现的“草桥”，却将金应龙与“金总管”联
系在了一起。
在苏州工业园区车坊地区流行的道教科仪

中，有一本《祭筵薄》，为民间婚礼喜事举行斋醮
中向八方神灵献茶的科仪，科仪所请神灵中有
一段与“金总管”相关的文字：

草桥祖神金二十老相公尊神，金西四
太尉，灵应托天侯金八老太尊神，岳府朝龙
神水仙金梵一太尉，海神洪济侯金十四总
管，上坛乡金元一总管，彭华乡金元二总
管，顺济侯金元六总管，利济侯金元七总
管，大都侯金小一总管尊神，金安一官人，
金鼎二官人，易豪三总管，金镇四官人，金
岳五官人，金随龙虎舍人，水仙娘子金莲九
夫人。［２８］

此段科仪中所延请的神灵，同样是自金二
十老相公而下，只是在金和（二十相公）—金细
（八子、太尉、灵佑侯）—金昌（十四子、总管、洪
济侯）—金元六（总管、顺济侯）、金元七（总管、
利济侯）—金应龙（从子、宁济侯）的传承外，如
《铸鼎余闻》所记载的增加了金小一总管等诸神
一样，增加了上坛乡金元一总管、彭华乡金元二
总管、大都侯金小一总管尊神、金安一官人、金
鼎二官人、易豪三总管、金镇四官人、金岳五官
人、金随龙虎舍人、水仙娘子金莲九夫人等诸
神。而在对金二十老相公的称呼中，加上了“草
桥祖神”的前缀。这一称谓，为中国传统文化中
对家族氏系籍贯的归属称谓，即金和南渡吴地
后侨居地为草桥，此后再迁徙至氵甲川乡。此外，
《姑苏志》等记载的“金细”、《至正昆山郡志》中
的“金*”、《祭筵薄》中的“金西”，在苏州方言中
读音相近，而民间信仰的一个显著特征为口口
相传，因此在传承过程中名字等书写有所不同
在所难免。可见，“金应龙”即为金昌的从子。
对此，光绪《苏州府志》也记载：“（金昌）从子应
龙，皆复为神。元至正间，阴翊海运，皆封为总
管，进封昌为洪济侯，元七为利济侯，应龙为宁
济侯。”［２９］

也正因为金总管家族曾多次变更居住地，

史志资料在记载金总管籍贯时并不统一。按照
王鏊的记载，金总管为河南开封人，南宋时乔迁
吴地，并称“金总管庙在苏台乡真丰里”，真丰里
即贞丰里，也就是现在的古镇周庄。《光绪常昭
合志稿》则称：“神姓金，讳元七，父讳昌，宋淀山
湖人。”［２０］淀山湖是位于上海市青浦区，邻接苏
州昆山的湖泊，毗邻周庄。《至正昆山郡志》除
府城草桥外，所说的氵甲川乡在淞南镇，以在吴淞
江南部而名。这些区域都同属太湖流域。可
见，金和南宋时随朝廷南迁，居住于苏州草桥附
近，后迁居于淀山湖一带。这些神灵，同为金氏
族人，且多被尊为总管。可见“金总管”并不只
是一个人，而是自金和而下的金氏家系群体神。
在这一家族群体神中，又以利济侯金元七的信
仰最为普遍。
关于利济侯金元七总管的名讳，史志记载

各有不同，如《姑苏志》等直接以“元七”作为神
的姓名；《茶香室三钞》则认为“金者神之姓，元
者神之名，七者，神之行次，总管者，其官职
也”［６］；而《武林坊巷志》引《严州府志》则称“姓
金氏，名+生”［３０］。这些不同的名字也体现了
民间信仰的特点，即在口口相传之中，神灵的来
历、名称等都变得模糊不清了。

总管称谓之由来

“金总管”全都是由人成神的，但对于金总
管们显圣封神的时间缘由，如金总管的名讳一
样，史志记载也都模糊不清。
对于金总管显圣被封神的事迹，较详实的

记载见于弘治八年（１４９５）博士李佑所撰的《睦
州建昌祠碑记》中，徐逢吉在《清波小志》中称：

独有睦州建昌祠碑记，载元季兵构，曹
国公李文忠平之，似有人马旌旄拥从前后，
命巫祝之，曰：“金元七总管也。神姑苏人。
生而灵异，早竩为神。人有求，靡不应验。”
兵定，李公立祠祀之。上闻，敕封利济侯。
此文系弘治八年博士李佑所撰。［３１］５６

对此光绪《严州府志》也有记载，“七总管
者，……有灵异，幼即为神。元以功封利济侯，
三吴庙祀甚盛。明李文忠平睦寇，忽见兵仗旌
旄护前，后命巫祝之，曰：金元七总管也。上其
事，封海潮王”，并说“国朝敕封随粮王”［３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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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金总管因何原因被敕封为随粮王，《严州府
志》并未说明，此说也不见于其它史志资料，唯
《周庄镇志》有记载，“嘉庆十五年，苏台乡总管
庙入祀典，惟列在长洲县，意编祭银亦归长洲
也”［２２］。按照这一说法，金总管信仰或早自明
洪武年间，或晚自嘉庆十五年起，才正式由民间
淫祀转为国家正典祭祀。而《姑苏志》记载：金
和随驾南渡侨居吴地，死后即成为神；金细太尉
在宋理宗朝时显示灵异，被封为灵祐侯；金昌被
封为总管；金元七亦封总管，元至正年间，因为
能阴翊海运，封金昌为洪济侯，元七为利济侯；
等等。这些所谓的“总管”等封号，并非朝廷的
正式敕封。对此，徐逢吉作了较详细的考证：

予考《道藏》，山川湖海百神祀典，未尝
有总管神之号。即水神之说，亦世俗相传，
不足以征信。……昔黄梨洲论元官制，谓
杭州、扬州，皆为上路，有总管而无知府。
今绍兴、扬州皆有总管庙，皆昔郡守之生祠
也。据此说，大都神为元时人。生为总管，
有善政及于民，死又能捍卫地方，宜乎人之
尊礼之。［３１］５５－５６

总管之称号，本是古代官名，为地方高级军
政长官、军事长官或管理专门事务的行政长官
的职称，作为神灵的总管称号，并不见于《道藏》
之中。元朝时，“诸路皆设总管府。达鲁花赤之
下为总管，总管之下为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即
达鲁花赤之下置知府或府尹”［３２］。徐逢吉引用
黄宗羲对元朝官制的研究，认为总管庙为元朝
时郡守的生祠，因为郡守有善政，按照中国人
“有功于民则祀之”的观念，被地方百姓所供奉。
因此，王应奎认为总管庙本是守郡者的生祠被
后人所附会才形成的。
对于金元七等总管是否为元朝时朝廷的总

管官员，庞鸿文在《光绪常昭合志稿》中提出了
质疑：

金元七姓名，不见正史，且府县志书或
云一人，或云二人，无一定征信之辞。复查
礼部，则例所载各神庙祀典，并无总管字
样。［２０］

按照元官制，总管为地方重要官员，理当被记载
入正史，而金元七的名字不见于正史，说明他不
是元朝的总管官。

事实上，金总管家族的“太尉”“总管”等称
谓，并不是金氏家族中有人担任了朝廷的总管
官，而是江南巫师为提高自己的身份，冒称“总
管”“太保”。
元明以来，江南一带的巫师神婆为了抬高

自己的身份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往往自称为
总管等的子孙。同在太湖流域的江阴，正德年
间编纂的县志就记载：“盖时俗以有官者之子孙
为舍人，而管高者之家称为府。故陈巫自谓为
太尉、总 管 子 孙，其 家 为 府，而 己 为 舍 人
也。”［２］２７８巫师自称为太尉、总管的后代，称自己
为舍人，平日出门也是按照官家的排场，“骑马
张伞，大帽红袍，条环系带，驰里社中”。因此与
之毗邻的金陵地方志“政务”中有专门“禁治江
淮以南庙祝师巫窃称太保、总管，煽惑人众”［３３］

的记载。《元典章》中也有“禁庙祝称总管、太
保”令，称：

至治元年二年口日，江西行省准《中书
省咨》、《礼部呈》、《奉省判》、《王谋言》。江
淮迤南风俗，酷事淫祠。其庙祝、师巫之
徒，或呼太保，或呼总管，妄自尊大，称为生
神，惶惑民众，未经禁治。移准《刑部关》议
得。王谋所言，南方庙祝、师巫之徒，称呼
太保、总管之名，扇惑人众。合准所言禁
止。如有违反之人，事发到官，量事轻重断
罪相应。准此。《本部议得》。南方庙祝、
师巫之徒，妄称太保、总管之名，扇惑人众，
合准刑部所拟，移咨江浙、江西、湖广等省，
依上禁止相应。具呈照详。［３４］

庙祝、师巫等民间巫师，妄称“太保”“总管”
之名，扇惑人众，甚至惊动了朝廷，由刑部专门
颁发“禁庙祝称总管、太保”令，足见当时江南地
区这一风气的流行。而巫师假称金总管的事
例，也多出现在文人的记载中。《西湖佳话》中
就描写了一段嘉兴地区的巫师假称神仙下凡的

情景：
原来嘉兴最信的是师巫，听得县里要

祈祷，便来了八个，这干人口里专会放屁，
敲锣击鼓，跳起神来，骗猪头三牲吃；哩嚏
罗嚏，请起几位伤司五路，唱了几个祝赞山
歌，假说：“我是金元七总管下降。”一个道：
“我是张六五相公临坛。”又一个道：“吾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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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老相公是也。”不过是饮食若流，做个饱
食饱餐的饿鬼一通，有甚效验？［３５］

在巫师假扮的神仙之中，第一个被自称的
就是金元七总管下降。明朝苏州文学家冯梦龙
也记载了一则巫师自称金元七总管的例子，他
在《谈概》中记载道：

长洲刘丞不信鬼物。子病，妻乘夫出，
延巫降神，问休咎。巫方伸两指谩语，适丞
归见之，怒使隶执巫，将加杖，诘问：“汝何
人？”巫犹伸两指跪曰：“小人是金元七总
管。丞笑而谴之。［３６］

给人降神、用巫术看病的巫师面对棍杖加
身的困境时，边跪边犹自称为金元七总管。这
些自称金元七总管的巫师，或如冯梦龙所记载
的，可能为金总管的后代；或如饶宗颐先生所指
出的，金总管的“后代在明代的真实面貌，却为
民间的巫师”［３７］；而有的如嘉兴的巫师，则与金
总管并无关系。正如滨岛敦俊所总结的：“总管
祭祀仪式一般都源于个别巫师家族的神，以后
就被用来当做周围一带村庄的保护神。”［３８］可
见，金总管信仰中，总管之名称并非来自于官职
或朝廷敕封，而是民间巫师自抬身价之称呼。

金总管信仰广泛流布的原因

金总管从民间巫师的家族神到遍及太湖流

域，各乡村多有供奉的祠庙，其背后除了民间巫
师的攀附、宣扬之外，与太湖流域的地理环境以
及元朝以来社会发展的现实有着密切联系。
金总管信仰是在太湖流域自然和社会环境

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地域神，他的产生、发展都
与“水”紧密相关。
太湖流域河网密布，湖泊众多，面积在０．５

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有１８９个。区域内水面率
达１７％，湖泊面积占流域平原面积的１０．７％，
河道和湖泊各占一半。整个区域内河道纵横交
错，湖泊星罗棋布，为典型“江南水网”。水既为
太湖流域的居民带来了丰饶的物产，也给当地
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威胁。正是对水的危
害的不确定性和无能为力，人们需要借助神的
力量。而金总管的出现，最初也都以护佑海运、
拯救落水之人的形象出现。《姑苏志》等记载金
总管家族的神灵，元至正间能阴翊海运而皆封

为总管。《铸鼎余闻》中所记载的两则金总管显
灵的事迹，也与水有关。《铸鼎余闻》卷三记载：

国初陶道敬与奚氏仇，将疏阙下，为奚
所缚，投白茅塘。陶号呼神，见神立水中，
缚自解，跃岸得免。又叙《氏族篇》云：朱骥
字汉房，官广西布政司左参议，尝泛海，遇
一舰，投剌者曰金爷来访。及晤语，见其红
布抹额，心异之。且属朱曰：我船先行，先
生之船可缓遂行。朱报访，舰已远扬，第见
标帜为“金元七总管”。顷之，风怒浪号，他
舟多败，而骥独全。［２６］

姚福均所记载的两则金总管显灵事迹，一
则为救溺水之人，一则是为狂风怒浪中的船只
提供保护，这两样恰恰是生活于水乡泽国的居
民生产生活中最大的威胁。此外，考金总管信
仰的发展，其时间大致与天妃信仰的兴起相同。
这一时期，随着国家发展对漕运等需求的加大，
护佑漕运安全的需要进一步增强。此外，随着
江南经济的发展，借助水运外出经商的人不断
增多，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外出押送货物、
经商是一件危险的事，船夫和商人的生命财产
在现实社会中根本得不到保障。因此，外出运
送货物和经商的人都有自己供奉的保护神。
《元诗选》中就一首描写苏州商人外出经商的
诗———《复舟叹》，诗中写道：

吴中富儿扬州客，一身射利多介帛。
去年贩茶盆浦东，今年载米黄河北。
远行香火倚神明，从来风水少遭惊。
近日船行御河里，顺流日日南风喜。［３９］

商人远行需要依靠神明的保佑，因为有神
明的保佑，才能一帆风顺，少受惊吓。正是借助
人们的这一心理需要，能够拯救溺水之人、为船
只提供护航的金总管也随着传扬开来。而对商
人们来说，平安才能获得财富，因此，能够护佑
航运的金总管进一步被奉为财神。光绪《归安
县志》就记载说：“又有金元六总管、七总管，市
井中目为财神，建庙尸祝，每月初、二十六日，用
牲醴与五圣同享，名日拜利市。”［４０］

此外，金总管能为靠水生活的人提供保护，
也能利用水为居民消除灾祸。徐逢吉《清波小
志》记载：

雍正四年，有李森者，自伤寥落，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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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曰：“神之为灵昭昭也，何至裸体而露处，
与我同一坎韍耶？神能授我一臂，我当有
以报神。”乃不旬日，而李果得所遇。……
（李森）以其事闻之邑侯杨公梦琰，杨公曰：
“神于民有利乎？”曰：“神生时往来江湖间，
殁后为水神，力可以制祝融。”公曰：“杭民
之 所 患 者 火 也，神 能 制 火，祀 之 宜
也。”［３１］５５－５６

在李森看来，作为航运中的保护神，金总管
能够控制水流保护航运，自然也能控制水，消除
火灾。不管如何，金总管的神职，始终是与水有
着密切的联系。金总管能够拯救溺水之人，保
护航运，甚至控制水消除灾难，带来财富的神职
在太湖流域以水为主的地理环境下，为人们生
产生活所需要，而这种需要经过民间巫师对金
总管的依附、宣扬，更扩大了其影响。
民间巫师在自称“金元七总管”等的过程

中，一方面通过依附金总管，抬高了自己的身份
地位，使自己的灵迹有所依托；另一方面，也在
依附的过程中，不断扩展金总管的神职，扩大他
的影响力。按照《姑苏志》等的记载，金总管是
因为阴翊海运而俱被封为总管的，但在后世的
记载中，金总管的神职却在不断地扩张。《枣林
杂俎》“幽冥条”就称：

金元七，前元长洲民，世出一人，生有
神助，专拯垫溺之患，年四十上下死，辄著
灵异。今其地曰金家庄。一曰有二子痘
夭，因愿没身为神救危痘，七月七日赴周泾
河死。显□国初，金元七总管，万历初封，
专管痘司。［４１］

由此，金元七就从专拯垫溺之患变成了为救危
痘而死、专管痘司的神灵。在弘治年间李佑所
撰写的《睦州建昌祠碑记》中，金总管更成了能
够襄助军队获胜的神灵。如清初张鸣钧《募修
南总管堂引》所称：

（总管庙）皆元时以护漕丕著灵应，沿
明至本朝庙名无改，而浔之捍灾降福、阜财
裕民，尤捷若桴鼓，故香火报赛极盛。［１０］１１２

金总管从护佑漕运、“丕著灵应”开始，经过民间
巫师的依附、宣扬，已不仅能够护佑海运，而且
还能消灾降福，为走水路经商的人带来财富，还
司职痘司，甚至辅助战事。因此，乾隆年间华万

九《重建随粮王庙碑》就称：“敕封随粮王庙，上
既护国，下复庇民。”［１０］３２５

这些神职的扩张，都离不开民间巫师的身
影。正如《至正昆山郡志》所描写的：

书降附托，死生祸福，昭答如响。自浙
江被于淮甸，家奉户祀，庙貌像设，无处无
之。近代神灵，鲜有其比。［２７］

“书降附托，死生祸福，昭答如响”本是民间巫师
的惯用技能，而恰恰是在民间巫师通过这些技
能的推动下，金总管信仰遍及太湖流域的城市
乡村，甚至成为村镇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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